
乌蒙山深处的二三月间，风轻
轻地吹着，荞麦拼命地吸收阳光，
不到半月，山山箐箐的梯地里便洒
满金黄。等荞麦收进家后，奶奶就
选择一些籽粒饱满的大麦，筛筛簸
簸去除杂质，浸泡两三天，大麦就
鼓胀起肚子了。这时，奶奶就把它
换装在筲箕里，上面盖上纱布，每
天淘洗一次，过几天，大麦冒出了
针尖大小的胚芽，这时就不能再淘
洗了，每天淋水一次，直到大麦胚
芽长了两三公分，须根互相缠绕在
一起，奶奶就把麦芽切成块状，挂
在屋檐下的木杆上晾干。

奶奶说，熬糖用的柴火是很讲
究的，粗柴熬火，不催锅，开锅到起
锅前只能用质地软的松树柴。细柴
催锅、不熬火，在起锅前用，我们当
地有一种叫杂糖花的杜鹃科小灌
木是最好的材料。

周末，我和哥哥就按奶奶的要
求到山上拾柴。等到入冬时，老家
屋后的小场院里就堆了一人多高
的两个柴垛子，粗柴是哥哥的功
劳，蓬蓬松松的一大堆细柴则是我
的辛勤付出。

奶奶看看柴垛子笑笑，很快她
就会选一个要么属马要么属羊的
日子准备熬糖。盼糖心切的我曾问
过奶奶为什么不立即开熬，她极其
认真地说：“不瞧日子，把糖熬坏
了，白忙一年，过年就没有糖吃
了。”我哑然，心里却暗笑奶奶迷
信。今天想来，奶奶所选定的黄道
吉日大概寓意着“马到成功”和“三
阳开泰”的含义。

终于盼到熬糖的日子了。一大
早，奶奶就在大门口插上清香树的
叶子。

我问奶奶，为什么要插树叶？
奶奶神秘地说，熬糖开始了，

家里是忌讳生人来的，特别是怀娃
娃的妇女。还有三喜他妈，会踩糖，
不管是熬糖还是做豆腐，她们一到
场，什么都做会做烂。

我对奶奶的话将信将疑的，当
然为了能够吃到甜滋滋的麦芽糖，
我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一大早，我和哥哥就帮着奶奶
拉磨，把一大口袋玉米都碾成碎
瓣，奶奶把事先舂碎的麦芽和玉米
碎瓣混合在一起，倒进大铁锅里加
水煮熬。煮熬的过程非常缓慢，大
约两三个小时后，奶奶就会用筲箕
把锅里的汤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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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反复三
四次后，大概
糖渣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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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分了，就将
糖渣倒进猪料
桶里。看着满满
的两大铁锅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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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过这些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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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涎的麦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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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着，我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
盯着铁锅，奶奶见我馋得直咽口
水，她打了一勺在碗里，叫我先尝
尝有没有甜味。我猴急着，也不等
凉就一边吹气一边喝糖水。奶奶
笑笑，叫我慢点喝，当心烫嘴。

灶膛里的火嗤嗤地燃烧，锅里
的糖水越来越少，空气里的甜味更
加浓郁。我扶着灶，问奶奶还要多
长时间。

奶奶说：“瞎子磨刀——快了。”
锅里的糖汁变成了褐色，奶奶用

筷子在锅里不停地搅拌，当她抽出筷
子，锅里的糖和筷子间拉起一条银色
的丝线时。奶奶说，可以起锅了。

“明年又是大吉大利年。”奶奶
说。看着她一脸的笑容，我知道她
的大功告成了。她叫我把灶膛里的
柴火灭掉，奶奶开始小心翼翼地地
将糖稀舀在盆子里。末了，再往盛
着炒爆的白苋米和爆米花的菜盆
里浇上适量的糖稀，然后充分的搅
拌，放置一到两天，再把它切成薄
片，盖上干净的纱布阴干，这样过
年的苋米糖和爆米花糖就做成了。

熬糖的这一天，我和哥哥喝了
糖稀，吃两三块苋米糖，咕咚咕咚
的灌上一肚子冷水，一天的晚餐就
打发了。

晚上，我做梦都还在吃糖。梦
中，嘴巴咂得吧嗒直响，那些日子
真是甜在心窝，久久不能忘却。

站在飞来寺，放眼向西，主峰卡瓦
格博隐蔽在云雾之中，虽然只显露了部
分山峰，那挺拔的山尖，势如刀劈斧削，
气势非凡，隔着澜沧江大峡谷，仰望这
6740米的雪峰，让我感叹不已，云南的
最高峰，我就这样和您第一次谋面。

第一次来叩拜您，您拉开一丝帷
幕，露出了您的点滴尊容，尽管只是一
瞥，您慈祥的笑容就留在了心中，让我
魂牵梦萦。

从飞来寺出发，走进雨崩，沿途乘
了汽车又骑马，翻山越岭地攀爬，就想
近距离靠近您，和您的心脏一起跳动，
和您经历日出日落，伴您披星戴月。

乘车沿峡谷盘山道路而下，跨过湍
急的澜沧江，举头望天天也低，低头看
地地也窄。峡谷间的澜沧江水，只闻其
声不见水，江畔的梅里大峡谷，蒸腾着
热浪，刚才盘行在河谷的高山上，添置
的衣服，已把我置于“桑拿”之中。在梅
里，山上气候属高原性寒温带山地气
候，全年温度较低，干湿季节分明，山下
是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正是这样的立
体气候，使这里成为云南省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站在澜沧江大桥上，脱去外套，欣
赏着大好河山，脚下是自北向南奔流的
澜沧江水，右边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
雪山群，地势高耸，有13座海拔6000米
以上的高峰环绕在主峰卡瓦格博周围，
这是青藏高原东南缘最高山。梅里雪山
冰斗、冰舌、冰川，随处可见，其中明永
冰川是最长的一条冰川，它如银鳞玉甲
的游龙，从高高的雪山一直延伸到山
下，直扑澜沧江边，融化的雪水，顺沟壑
而直下，逐石浪起，晶莹剔透，尝一口纯
净的山水，滋润心田，袪暑解渴。千千万
万的生灵在梅里雪山的护卫下，生存繁
衍，生生不息，梅里像母亲一样用自己
的乳汁哺育他们成长成材。

顺着 18公里的山道拾级向上，热
带温带雨林展现着风姿，摇曳枝干欢迎
着贵客，阔叶林和针叶林的交叉过渡，
我们感受了一丝的寒意，一路的高山松
挂满了绿萝，微风吹来，飘飘欲仙，由远
而近，一丝丝，一串串，飘在眼前，掠过
身后，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我也快步似
仙，飘逸在这宽阔的高山森林中。

穿过原始森林，穿越轻纱薄雾，爬
到了南垭口，抬头一看，雪山迎面而来，
神女峰近在咫尺，妩媚动人，亭亭玉立，
五指峰似巨人之掌,紧握拳头,守护左
右,卡瓦格博峰高矗云端,险峻雄伟,一
个个雪山耀眼，身披白衣,天使般的婀
娜,伸开双臂，拥抱着四面八方的来客。

吸进雪山吐出的灵气，顺山垭口而
下，云雾一会笼罩着雪山，一会又把我
们包围，随风急驰，时而向上升腾，时而
平移翻滚，透过雾隙，凌空望去，郁郁葱
葱的大地上镶嵌着白塔和藏族民居，一
点点、一片片，那就是雨崩村。一阵轻风
吹过，云雾又把我们抱住，一时间看不
见天，看不见地，身飘于云雾之中，似腾
云驾雾之快，真让人神清气爽。

雨崩村因地势台阶分布，分为上雨
崩和下雨崩，位于梅里雪山东麓的雨崩
村，四面群山环抱，20余户人家的藏族
村落置身于念慈母峰、五指峰下，地理
环境独特，气候条件特殊，南来的风，吹
过树头，与雪山上刮来的气流交汇，雾
雨绵绵，云雾缭绕，空气湿润，雨量充
沛，作物滋润，植物长势茂密而奇异，五
树同根堪称雨崩一绝，这里祥和景明，
鸟语花香，如诗如画，景色优美而别致，
民风淳朴而自然，神奇美丽的地方，高
原的世外桃源。

沿着下雨崩的上山小道，经过一片
开阔地带，藏民居和寺庙分置道路两
旁，树依小坡延伸，山道不断爬高，展现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神瀑，在几十米开
外，瀑布的水分子已扑打在脸上，纯洁
的雪水，由表及里，给我们作了一次礼
仪上的沐浴，慕名而来的我们在这圣山
神水下，又一次膜拜了梅里雪山，她也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和我们亲切地问好！

按照藏族的习俗，沿着神瀑绕了三
圈，举头景仰，山顶是冰雪覆盖的五指
峰，在阳光照射下，冰川融化为水，顺流
而下，远观像素锦飘飞，近看如明珠重
落，似玉水帘，藏族人以到神瀑下沐浴
作为一种洁净心灵的修炼，因此故名

“神瀑”。神瀑的景色随季节的变化而多
姿，春夏冰雪消融，瀑布水流增大，落入
地面，溅沫飞扬，较为壮观；秋冬时节，
水流变小，山上垂下如哈达般千丝万缕
的水线，又是一种景致。站在神瀑前静
思悔过,多有打扰山之宁静,玷污神之圣
洁。回头一望,群山尽在眼底,左边是悬
崖峭壁,右边是森林密布,远处是群山巍
峨,重岩叠嶂，藏族民居散落在崇山峻
岭之中,好一派壮丽山河。

月光下的雨崩,蛙声此起彼伏,虫鸣
蟋叫,树叶沙沙作响,静坐在藏民居的屋
檐下,听着这天籁之音,回荡在自然之中,
望着天际,数着繁星,离天很近,低头静思,
世间竟有如此美妙之地，叹何不早来？

第二次来叩拜您，您雄姿英发，气
势磅礴。为目睹您宽广大气而来，为亲
近您伟岸身躯而来，为领略您宗教文化
而来。

转山是一种盛行于西藏等地庄严
而神圣的宗教活动，每年都会有很多的
虔诚信徒如期而至，参加人数相当庞大。
藏族人认为神山是有灵性的，把雪山当
神灵供奉，同时认为神山和我们人一样，
也有属相，因此，就给每座神山赋予了不
同的属相，每当遇到神山本命年，成千上
万的藏民就口念佛经，绕山焚香，朝拜神
山，场面之盛大，仪式之隆重，令人叹为
观止，因为神山的本命年转山一圈，相当

于其他年份的十一圈。
不管你是用身体和脚步
去丈量梅里的周长，还
是体会她的薄大雄浑，
整个过程就是一次精

神的修行。转山，分内转和
外转，外转就是环绕整座梅里一周，

藏民们一叩一拜，要十余天才能完成，
而通常的是内转，以梅里雪山下的雨崩

村为中心，分别去神瀑、冰湖和神湖朝
圣。雨崩村是前来转山信众最多的地
方，也是通往神瀑和其他地方的中转之
地。手持转经筒，向着雪山行，来到冰
湖，这个被称为“圣湖”的绿色海子位于
将军峰脚下，雪水源源不断注入湖中，
因深而现绿，小巧而玲珑，沿湖边放眼，
清晰可辨的雪水痕迹缠于山沟，雪山永
恒，湖水常青。

随着一条羊肠小道，山路陡峭崎
岖，在神女峰山腰处的神湖，映入眼帘，
抬表一看海拔已是 4600米了，因为湖
高山陡，所以来到这里的人就少了，隐
匿在山谷深处的神湖，就更加的神秘，
湖水很深，加上雪山的陪衬，蓝天的映
衬，变化莫测的云彩倒影在平静的水
面，又更添几分神秘。

转山不仅让我了解和感受了藏族
宗教文化，也让我再一次欣赏了梅里的
风光，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我对自然的认
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理
解人生。

第三次来叩拜您，梅里雪山，您在
晨光中金光灿灿，在云雾中犹如天仙，
我要来把梅里金山定格，要来和梅里银
山诉说，要来向梅里神山讨教。

乘着月光，站在梅里的面前，跪拜
鞠躬，打开相机记录着繁星、月亮与梅
里的相交相遇轨迹，梅里与我同在地
球、同行同步。太空中的星星运行着，在
成形的图片画面上，星轨拉出如雨丝般
的线条，俨然是晴朗的天空，大雨拍打
着梅里，使梅里更加坚贞不屈和刚毅顽
强，你看她巍然不动，任凭“暴风狂雨”
肆掠。雨夜的梅里，我们面对面静坐，心
灵的交融也在这无言的交流中升华，一
次次与梅里的对话就这样进行。

天光从地平线露出，预示着新的一
天即将开始，慢慢变宽的天光，伴随着丝
丝红霞映红天边，太阳就要升起来啦！寒
夜也悄然升温，依稀可见的梅里轮廓，在
天光的变亮中变得清晰起来。阳光穿过
天际，最先照耀在卡瓦格博峰尖，紫红色
的山顶，随光线逐步下移扩大，颜色由红
变黄，把整个梅里变成了金色的世界，此
时此刻，地球的球面上镶嵌了一条粗壮
的金色彩练，群山护拥着、大地拱抬着，
梅里如金龙在天上腾飞。

站在日照金山面前，我激动震撼，
思绪万千，梅里虽然金光闪闪，依然慈
祥和蔼，没有一分张扬之气，稳健而厚
重，富贵而典雅。转眼间，金色褪去，梅
里又披上银妆，又似楚楚动人的少女，
横卧高山崇峻之中，经幡为您起舞，长
号为您放歌，白塔为您护卫。您庄严圣
洁的身躯白玉无暇，肤若凝脂，气若幽
兰。一阵山岚飘至，使您蒙上一身轻纱，
如出浴芙蓉，美不可言；忽而云消雾散，
您露出真容，婉约柔美，含蓄蕴藉，美轮
美奂；忽而乌云密布，云翻云滚，风雨欲
来，您顶天立地，稳如泰山，坚不可摧，
可歌可泣；雨后放晴，云聚集成玉带，给
您系于腰间，在蓝天的衬托下，熠熠生
辉，光彩照人，如梦如幻。

领略了梅里的金山银山，环视了雾
霭氤氲的梅里仙境，细细打量着梅里，那
神圣神秘之外，梅里更具雄才大略，泰然
自若，悠然自得，稳如盘石，经历了千万
年，依然一尘不染，洁身自好地面对着各
种狂风怒号和雨霾风障，也能迎接和风细
雨与阳光明媚。诚拜在梅里的深思中，思
考着人生，向往着未来，回归着本性，寻找
着那看山还是山的真谛。我一步一回眸，
凝望着您！心中的梅里！

奶奶的麦芽糖

梅里雪山，我又来了。

再来看看您的山姿巍

峨，听听您的山风怒吼，领略

您的雄浑高远，感悟您的博

大宽爱。

心中的梅里
喻星源

家乡有晒衣的习俗。每年夏天，在天
气晴好，阳光热辣的日子，母亲翻箱倒
柜，把箱里的衣物被褥，抱到院子里，挂
在晾衣绳上暴晒。

衣服上，散发着去年薄荷叶的清
香，细风一吹，淡了下去。母亲拿小竹棍
轻轻敲打，嗤嗤一阵响，陈旧的霉气散
落到地上。

母亲有件红色的呢子上衣，挂在一
根红色的尼龙绳上，这是母亲的镇箱之
宝。母亲爱惜地抚摸着，欣赏着，嘴角不
由自主地浮起一抹浅笑。

那一年，母亲跟着父亲去县城买衣
裳。按照当地风俗，男女订婚，男方要给
女方买几件新衣，大都是女方负责挑选，
男方跟在后头付钱。那一次，母亲看中了
一件红色呢子上衣，试穿了一下，不肥不
瘦，刚刚好。问了价钱，八十五元，这在当
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母亲犹豫了一下，扯
了扯父亲的衣角说，走吧。离开的时候，
母亲又回头瞥了一眼那件红呢子上衣，
恋恋不舍的样子。

父亲总共揣着二百元钱，还要买杂
七杂八的东西，他放衣兜里攥钱的手，汗
津津的。

母亲仅买了一套衣裳和一双鞋子，
父亲买了铜盆镜子蜡烛等等一堆结婚用
品，钱已所剩无几。往回走的路上，母亲
有点失落，跟在父亲身后，亦步亦趋，很
少说话。

谁说男人不懂女人心？父亲懂。
第二天，父亲从邻居那里借了一百

元钱，悄悄地去把那件红色呢子上衣买
了。他去送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正在小河
边上洗衣服，她没有看到那件呢子上衣，
因为父亲用红布包裹着，装在一个蓝色

布包里。
母亲回家看到那件呢子上衣的时

候，满脸阳光灿烂，她给父亲抛个媚眼，
羞羞地笑。她拿上衣服躲到了里间，穿
上，抻抻，在镜子前转来转去。红红的上
衣，衬着娇俏的脸庞，好似花儿一朵，灿
然绽放。

母亲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嫁给父亲
的。她的闺蜜伸着白嫩的手指，轻轻抚
摸着柔软的面子，羡慕不已。那一刻，母
亲的幸福挂在眼角，眉梢，成了最美的
新娘。

这件上衣，只有逢年过节，或参加重
要活动，譬如母亲回娘家，娘生日孩满
月，母亲才很奢侈地拿出来穿穿，寻常日
子，她一直锁在那个浅黄色的箱子里。

母亲用手轻轻拍了拍那件呢子上
衣，似乎还残存着做新娘子时的脂粉味。
此时，太阳正好，灿烂而灼热。

父亲下地回来，穿行在衣服被褥中
间，使劲地抽抽鼻子，就嗅到了太阳的
暖，是那种彼此相拥的温暖。

母亲站在太阳底下，拿手轻轻拍打
着被褥，额头上挂着粒粒汗珠，莹莹然。
父亲一笑，问母亲：“邻家二丫借你的上
衣穿着照相，还了没有？”母亲抬眼看看
父亲，嗔道：“都啥年代的事了。”母亲说
这话的时候，好像想起了什么，腮边掠过
一片绯红，少女般娇羞。

还别说，母亲的这件呢子上衣，好多
女孩子借了去，穿着照过相呢。

太阳的热力渐渐弱下去的时候，母
亲把衣服被褥一件件地收起来，叠好，
整整齐齐码在箱子里，当她把箱盖轻轻
合上的时候，她很满足，觉得幸福，觉得
富有。

母亲的红上衣 曹礼生

成长的力量
当护士掀开包裹着我刚出生的儿子

的大毛巾，儿子睁开眼睛瞥我一眼，眼中
似有一丝光彩掠过，我只觉得心中最柔
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一种巨大的幸福感
潮水般漫遍全身，精神一振，觉得连日来
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算起来，我在医院产房外，精神高度
紧张地足足守候了三天三夜，身体已经
疲惫到极点。

三天前的晚上，我一边在书房里看
书，一边听着卧室里妻子的动静。妻子怀
孕再过一天就满九个月了。突然，我听到
妻子用一种异常急促、紧迫而又带着慌
乱的声音在叫我。我急忙把书一丢，冲进
卧室。眼前的情景吓我一大跳，只见妻子
半个身子歪躺在床上，表情焦急异常地
对我说：“我的羊水破了，快用枕头把我
的腹部垫高！”我低头一看，可不是，地上
有一些浓稠、浑浊的液体。

我只觉得头皮一麻。我以前曾听妻
子说过，胎儿全靠孕妇的羊水养着，要是
羊水漏光了，胎儿就有性命之忧。我急忙
把枕头垫在妻子屁股下，然后开始打
120急救电话。电话一拨就通，接线员安
慰我们别着急，并教了一些应急措施，说
救护车已在赶来的路上。

等救护车的这十几分钟时间，我觉
得比一个世纪还漫长。

好不容易把妻子抬上救护车，医生给
妻子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说问题不大，
我的心才稍有所安。救护车拉响警报，一
路呼啸着往医院赶。妻子被送进妇产科做
了一些必备的检查后，医院便安排了病房
让妻子休息观察，说第二天早上再作进一
步的观察处理。至此，我一直高悬着的心
才稍稍落下来。趁着这个空档，我赶紧回
家去取了一些用得上的物品来。

次日清晨吃过早餐后，医生便通知
妻子进产房。我以为妻子很快要生产了，
守在产房外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当父亲
了，心里既兴奋激动又有些惴惴不安。

哪知道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这一
守就是三天三夜。

妻子进产房后，先还能通过微信跟
我交流，通报相关情况。大致情况是，医
生看她的身体状况比较符合顺产条件，
建议顺产，我同意了。但一连进去了两天
两夜都没动静，妻子提供的一个又一个
可能生产的时间都落空了，我开始有些
沉不住气了。这时在微信上询问妻子情
况，她已不能及时回复，后来她发出来全
是痛苦到泪崩的表情，文字断断续续的
全是“我痛死了！”“我受不了！”之类的。

我满心焦灼，除了在微信中一个劲
地安慰妻子外，别无他法。我也不知道，
此时处于剧痛之中的妻子是否还能看到
这些显得苍白无力的文字，只是在心里
感叹，女人生孩子真的不容易。

第三天上午，一位医生从产房里出来
对我说，妻子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已不适合
顺产，建议做剖腹产。我急忙签字同意，妻
子又转入手术室。这次倒挺快，一个多小时
后，护士便把孩子抱来让我先看一看。

毛巾掀起，我看到孩子头发毛茸茸
的，充满稚气的小脸蛋满是疲惫之态，仿
佛刚经过一场长途跋涉。说起来，他是刚
经过一场艰难的跋涉，才来到这个世间。
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便被护士抱走
了，说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护理。

但他的模样，从此却长时间定格在
我眼前，让我抓心挠肝欲罢不能地想念
着他。

妻子躺在病床上被从手术室推出来
后，双眼紧闭，脸色苍白，显得那样的虚
弱、憔悴。我的手刚接触到她的手，她便
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握得是那样的有

力，久久不愿松开。这一握，千言万语尽
在不言中，我只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不知
不觉便有些模糊了。

因产妇太多，病房紧张的缘故，妻子
的病床被暂时安排在走道里。下午，孩子
也被护士送回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团聚
在走道里，我的心里且喜且烦，喜的是妻
子和孩子都平安无事，烦的是孩子刚出
生便呆在走道里，连间像样的房间都没
有，心里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孩子躺在医院提供的一辆小推车
里，小脸通红，除了饿时会哭之外，平时
都在酣睡。我们把他看成稀世珍宝一般，
一家人都做好了分工，孩子一哭，岳母赶
紧去哄孩子，母亲赶紧去泡奶粉。

孩子绝大多数时间双眼紧闭，但饿
时哭起来却是声音洪亮，甚至可以说是
声震屋宇。小脑袋左右扭个不停，小嘴吧
嗒吧嗒地寻找食物，那一瞬间，我陡地明
白了什么叫“嗷嗷待哺”。当奶嘴伸进孩
子嘴里时，孩子立马抢也似地含住，然后
大口大口地吮吸起来，喉咙里不时地发
出一种满足的呻吟声。这声音，我其实挺
熟悉，跟我儿时呆在田野里，听到大水漫
过干渴已久的土地的声音差不多。

孩子吃饱喝足了，往往就沉入梦乡，
有时甚至还在吸着奶粉就睡着了。他酣
睡时，我们就站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欣赏
他，为了不惊扰他，连说话都是低声细语
的。他的一声啼哭，都高度牵动着我们的
神经。特别是妻子，尽管身体极度虚弱，
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直处于恍恍惚惚的
状态，但视线总在关注、逡巡着孩子，有
时甚至要求把孩子抱了放在她身边。看
着孩子，她疲惫的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
愉悦、满足。

睡梦中的孩子表情其实是挺丰富
的。有时，他的眼睛眯得只剩下一条缝，
可以看到眼白和黑眼珠。有时，一丝笑影
从他的脸上掠过，有几次我甚至听见他
发出格格的笑声，吓我一大跳，走过去一
看他还沉在梦乡里，原来是梦笑。有时，
他会先把整个身子蜷起来，然后猛地伸
展开，小脸憋得通红，喉咙里发出一种咕
噜咕噜的声音，然后便像被谁打了一巴
掌似的猛地哭起来。我对这种现象大惑
不解，很是心疼孩子，母亲和岳母有经
验，她们说这是孩子在“挣”长，不用去
管。经历过几次，我有了经验，以后再遇
到这种现象，心里便不再紧张，把其想象
成是庄稼在拔节。

最恼火的是累，孩子每隔两三个小时
就要吃一次奶粉，白天还好办，最难熬的是
夜里，每夜总要起来三四次喂孩子奶粉，有
时睡得正香，一听到孩子尖利的哭声，便立
即条件反射般起床去调奶粉。因为睡眠不
足，我的脑袋整天都是晕沉沉的，身子像要
散架一般。白天也不大休息得成，为了促进
妻子产后身体的恢复，我还得不时地搀扶
着她在医院走道里走动走动。

在病房里呆了三天后，医生检查妻
子和孩子一切都正常，便通知出院了。正
午时分，办理完出院手续后，我抱着孩
子，妻子挽着我的臂膀，我们一家三口往
医院外走去。孩子在酣睡，全身被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怕被凉风吹着，我们又用一
块大毛巾把他围起来。

“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小心翼翼
地抱着孩子出了医院，走在大街上，沐
浴着温暖灿烂的阳光，我在心里欢呼
着。从此，我的家里多了一个成员，我们
将相互守护同甘共苦共度一生。一想到
这，我的心里就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
看看妻子，似乎也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脸色潮红，一脸幸福，头不知不觉靠在
我的肩膀上……

张雪飞
樊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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